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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媒介化社会的层级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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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媒介化社会已然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然而如何去理解及把握、 该遵循怎样的路径, 则是

一个尚未引起足够关注的话题。 文章认为, 理解媒介化社会, 既要抓住传媒的动力维度, 更要从个体、 社区

和国家的不同层级上加以把握, 以此达致完整地理解媒介化社会的特征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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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化社会, 已然是当下中国的现实图景, 不少论者也试图探寻可能的发展机制。 在探讨 “媒介化社

会” 这一概念时, 使用者更多的是将其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 以此涵括大众传媒时代与自媒体时代混同共

存的社会现实。 相较而言, 学界尚缺少从规范性角度及内在逻辑的层次上真正地去理解和把握媒介化社

会, 尤其没有很好地审视传媒在不同问题域内的角色和动力机制。 事实上, 英国传播学者约翰·汤普森在

《传媒与现代性》 (Media and Modernity) 一书中就隆重地将传媒作为社会现代性的制度维度之一。 香港学

者马杰伟则更进一步, 不仅提出 “媒体现代” (mediated modernity) 的概念, 而且将传播维度置于首要地

位。 如下图所示:[1]

图 1

马杰伟的论述中, 已经明确认识到我们当下所处的社会已然是一个媒介化社会, 不过他似乎也犯了诸

多传播研究者容易犯的错误, 那就是颇为理想化地将传播的力量予以放大, 使其居于中心位置。 而事实

上, 传播 (媒介) 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一个深具复杂性的社会现实中, 其在不同阶段、 不同

区域内所扮演的角色显然是不一样的, 因此就需要进一步考察。 这种视角的一个可切入点就在于媒介化社

会的构成上。

一、 媒介化社会的形成逻辑

媒介化, 已经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童兵等人认为, 媒介化社会的形成有三重逻辑: 以

媒介融合为特征和趋势的媒介技术演化的结果提供了媒介化社会的技术推动力, 为社会的不断媒介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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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能性; 受众对于信息永无止境的需求甚至依赖构成了媒介化社会形成的主体牵引力, 是媒介化社会的

必要性前提; 而现代社会信息环境的不断 “环境化”, 恰恰展示了媒体的巨大影响力和建构性, 是社会媒

介化的必然后果, 是媒介化社会的外部表征。[2]

媒介融合、 信息依赖和环境建构这三重逻辑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媒介化社会的建设性力量。 媒介发展

的历史表明, 媒介化作为一个过程, 几乎是和人类社会一起开始的, 但是正是有了这些力量的推动, 我们

才能够说今天是一个媒介化社会。 其间所经历的变化就体现在媒介角色、 传播效果及受众地位的演变上,
无论是哪一点, 都已经远不是此前的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可以比拟的。 传播变革自进入大众传播时代, 媒介

逻辑就占据了整个传播活动的核心, 使之具有了存在论的意义。
不过, 拉什 (Scott Lash) 和卢瑞 (Celia Lury) 又将媒介化社会的分析更推进了一步。 他们认为, 霍

克海默和阿多诺当初对文化工业的批评固然发人深省, 但是文化工业本身到了全球化时代又有了新的变

化。 在早期经典文化工业理论中, 文化是以商品或同一性产品的形式流通; 在全球文化工业兴起的时代,
“一度作为表征的文化开始统治经济和日常生活, 文化被 ‘物化’ ( thingified)。 在经典文化工业中, 媒介

化主要发生在表征的层面, 而在全球文化工业中 (就反抗和统治而言) 则是通过 ‘物的媒介化’ 实现

的”。 正是由于物的媒介化, 电影就变成了电脑游戏 (或者相反), 卡通人物就变成了玩具收藏品或服装,
音乐变成了商场里播放的背景音乐或手机铃声。 总之, “当媒介变成物的时候, 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只有操

作、 没有解释的工具性的世界。 我们更多地 ‘做’ 它们, 或是用它们来做事, 而不是 ‘读’ 它们。” [3](11)

由此,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媒介化社会中 “物的媒介化” 导致了其对象也发生了变化。 在传统的

大众传播时代, 作为媒介产品消费者的受众被诸多理论家赋予了积极意义。 最著名的当然是英国文化研究

学派的主将之一斯图亚特·霍尔 (Stuart Hall) 所提出的三种解读方式 (主导式解读、 协商式解读和对抗

式解读), 其中的 “协商式” 和 “对抗式” 就突出了受众的主动 “阐释能力”。 但是, 在媒介化社会中,
意义就已经不再是阐释性的, 而是行为性的。 这种行为性在很多时候就表现为对对象的消费, 我们在看电

视的时候, 不得不忍受不断被割断的剧情连续性; 我们在浏览网页的时候, 同样无法回避间或弹出的对话

框。 所以, 德赛图 (Michel de Certeau) 一针见血地指出, 消费与生产的合二为一是当代社会的主导性景

观, “一个理性化的、 扩张主义的、 中心化的、 奇观式的以及声势浩大的生产, 正遭遇着一种判然有别的

生产, 它的名字叫 ‘消费’。 其特征是: 诡计、 分裂 (这是环境使然)、 偷袭、 私密性、 不知疲倦却静悄

悄地行为。” [4]

在媒介化社会里, 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发生的种种时代变化都与媒介的参与息息相关。 媒介逻辑不仅是

引发和推动这些变化的原因, 而且更是为进一步的发展演变提供架构支持。 一言以蔽之, 媒介逻辑是媒介

化社会的形成逻辑。

二、 媒介化社会的层级构建

“现代化仅仅是一个社区的进程? 某些民族国家的进程? 还是一个全球性的进程?” 这是现代化研究者

提出的问题。 而事实上, 这问题的答案现在来看, 已经非常明朗, 现代化当然不仅仅停留在某一个层面,
而是涵盖了上述的各个层级。 同时, 民族国家作为一个主体, 其推动的现代化应当涵盖社会生活的一切基

本方面, 即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政治现代化、 经济现代化、 文化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
从马杰伟所提出的 “媒体现代” 分析框架中可以看到, 他也看到并着重强调了政治 (国家力量)、 经

济 (组织化资本主义)、 文化和科技 (工业主义) 等方面与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 不过, 正如发展传播学

的奠基人丹尼尔·勒纳 (Daniel Lerner) 在其开创性研究中就已经指出的, 除了 “没有发达的大众传播体

系, 现代社会就不能有效地发挥功能” 之外, 还需要特别关注大众传播对人的现代化的重要作用。[5] 在勒

纳看来, 现代社会显然要以具有现代个性的人为基础, 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要具备现代化的人格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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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 前述的那些现代性理论家大多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像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和贝克

(Ulrich Beck) 就分别将 “自我认同”、 “个体化” 与现代性联系在一起, 作为考察现代性的重要指标。
在社会学研究中, 社会变迁一直是最为引人注目的领域之一。 概括而言, 引起社会变迁的因素主要有

物质环境、 人口、 技术、 非物质文化、 文化进程、 经济发展和促进变迁的努力等。 而在这七个最主要的因

素中, 每一个都与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 (即便物质环境因素有很多属于自然环境部分, 但在人类社会普遍

发展的今天, 应该很少有纯粹而不含人类印记的自然环境), 这种联系既可能是个体的人自主自觉的活动,
也可能是彼此之间形成特定的纽带, 在互动过程中发展成一定规模的群体。 ———后者就是人类学领域社区

研究的主要对象。
社区研究很早就与人类学结合在一起。 1922 年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 (B. Malinowski) 发表了

《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 其对原始岛屿居民的研究称得上是社区研究的开山之作。 此后, 1929 年林顿

(Lindon) 夫妇合作出版 《中镇》, 该书充满了日常生活的丰富细节: 不同阶级的人早晨几点钟起床, 哪种

阶级的太太烤面包, 哪种买面包, 谁拥有汽车, 如何使用, 多少人去电影院, 等等, 几乎是事无巨细地做

了详尽描绘。 类似的这些研究都沿着马林诺夫斯基奠定的功能主义传统, 以致常常被人们称作 “功能主义

社区研究。” [6] 在中国, 社区研究的开展是和费孝通、 林耀华、 杨懋春等人的名字连在一起的。 费孝通在

1939 年出版的 《江村经济》 (在英国出版时名为 《中国农民的生活》 ) 在人类学界引起巨大反响, 以致出

现了被马林诺夫斯基称作 “社会学中国学派”。
费孝通先生在晚年回顾早期研究时表示, 社区研究可以很好地达到分析 “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 的

目的:
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 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 必须是具体的社区, 因为联系着各

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 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 这就是社区。 每一个社区有它一套社会结构, 各

制度配合的方式。 因之, 现代社会学的一个趋势就是社区研究, 也称作社区分析。[7]

费孝通的这番话几乎已经很好地概括了社区研究的必要性和操作途径。 对于社区研究如何操作, 他也

曾指出:
社区分析的初步工作是在一定的时空坐落中去描画一地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 ……社区分析

的第二步是比较研究, 比较不同社区的社会结构时, 常发现了每个社会结构有它配合的原则, 原则不同,
表现出来结构的形式也不一样。[7](94)

可见, 社区研究特别注重处于一定时空环境中的群体生活的 “描画”。 而毫无疑问的是, 这种生活在

特定时空环境中的群体之间必然会各自追求自身的目标, 在这个谋求发展的过程中, 肯定会有冲突和妥

协、 竞争与合作, 更重要的是, 会有对各种其可获得的资源 (物质的、 信息的) 的收集与调用。 在媒介化

社会里, 由于整个社会的运行逻辑都因着媒介逻辑而展开, 那么可供调用的资源中有很大一部分必然来自

于媒介, 随着互联网、 移动终端等新媒体的普及, 由于这些新媒体所具有的所谓 “草根性”, 媒介资源占

据的份额只会越来越大。
或许正因为如此, 传播学研究中也越来越重视社区研究。 早期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罗伯特·帕克

(Robert Park) 就曾经对芝加哥的移民社区进行研究, 出版了 《移民报刊及其控制》 一书。 正是在这项研

究中, 帕克发现报刊对移民的文化传承和社会融入具有重要的引导性作用。 “作为社会或社会组织的成员,
人们以传播传递社会的遗产”, “习俗、 膳宿、 情感、 态度及理想的特别部分通过传播和教育流传构成社会

的传统”。① 帕克对生活在芝加哥移民社区的这些 “边际人” 的关注, 一方面显示了研究者的底层意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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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吴飞: 《如何理解 “生活在别处” 的 “边际人”? ———帕克的社会学思想漫谈》, 该文为作者为罗伯特·帕克 《移民报

刊及其控制》 中文版所写的译序。 《移民报刊及其控制》 (陈静静、 展江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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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关怀, 一方面则被视作传播学领域社区研究的典范。
国内传播学者吴飞在其对少数民族社区 (独龙江独龙族) 所做的探索性研究中, 就特别强调一种内在

于社区并对该社区的社会文化变迁产生深远影响的社会传播网络。 从而探讨: 第一, 社会中的个人是如何

建构其传播网络的? 第二, 不同基质的传播网络对于个人的影响有哪些? 第三, 传播网络是否会是一种社

会权力的象征? 第四, 一个社区的发展, 可否以传播网络的复杂程度为依据?[8] 略一剖解吴飞所提出的这

几个问题, 就可以发现在其所做的社区研究中前面三个问题涉及的既有个体自身的追求 (构建传播网络),
又有在同一个场域内个体之间的相互协作、 竞争 (传播网络影响个体、 演化成社会权力象征)。 更值得特

别指出的是, 探讨传播网络复杂程度与社区发展之间的关系, 又在和发展传播学曾经着力考察的传播媒介

与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主导范式 (现代性) 遥为呼应。 也就表明在今天这样 “纵是深山更深处, 也应无

计避征傜” (且把这征傜看作 “信息的覆盖” ) 的时代, 社区作为媒介化社会的一个层级构建, 理当成为

传播研究者的关注对象。
正如阿里夫·德里克 (Alif Dirlik) 所言, 当今的现代性已经进入全球化阶段, 即全球现代性。 而围绕

着这一趋势, 一直以来存在一个几乎是针锋相对的争论: 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渗透, 是否造成了其消解,
乃至于未来世界民族国家将不再是全球活动的主体。 毫无疑问, 全球化过程的日益凸显, 必然对民族国家

的权力行使样态造成巨大的冲击。 这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当今世界的政治、 经济、 文化活动中, 在民族

国家之外, 有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冲击、 形形色色的跨国企业在全球经济贸易往来中

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林林总总的文化团体或机构在日益频繁的洲际文化交流中左右逢源。 或许正因如

此, G. H. 冯·赖特 (Gerog Henrik von Wright) 才这么说 “民族国家似乎正在渐渐被侵蚀, 或者也许在

‘消失’。 那侵蚀力是跨越国界的。” [9] 如果确如此言, 那么就很好理解随之而来的 “新的世界无序” 的担

忧, 鲍曼就认为, 全球无序这一图景折射了人们对以前似乎受到严格控制或至少 “名义上可控制” 的事物

基本性和偶然性有了新的认识。[9](55) 政治学者麦克尔·哈特 (Michael Hardt) 和安东尼奥·奈格里

(Antonio Negri) 更是预测, 全球化使得民族国家的主权不可逆转地衰落了, 形成了一种新的全球规则和全

球结构——— “帝国”, 所以他们合作的著作名称就直截了当地宣明了他们的观点: 《帝国———全球化的政

治秩序》。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 无论是赖特、 鲍曼 (Zygmunt Bauman), 还是哈特和奈格里, 他们对全球化后果

的认知都建基于全球化已经统摄了当今世界各个层面的活动或趋势这样一个前提上。 但是事实上, 我们可

以看到全球化既非是一劳永逸的排他性过程, 也非一套唯我独尊的同一性话语, 相反, 与全球化如影随形

的还有本土化、 地方化的趋势。 用乌尔里希·贝克的话来说就是, 在全球化进程中, 同样有着权力与反权

力。 整一个全球化进程, 就是两种力量竞合的过程。 而非常值得强调的是, 这种过程也同样反映在媒介格

局演变中。
从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来看, 一方面是类似于时代华纳这样的巨无霸公司把自己描绘成一种 “垂直整合

的全球性实体”, 即它们在世界信息传播流动中扮演了最主要的角色, 跨越了原有的民族国家边界, 另一

方面则是还有大量的诸如索尼公司这样的媒体企业, 在全球扩张的同时, 积极地宣称要秉持 “全球性的思

考, 地方性的行动”, 也就是说它们依然看重当地的资源和力量, 换言之, 本土化和地方化依然是媒介化

社会中一种不容回避的趋势。
除了媒介公司的这种混合发展状态之外, 传播信息的流动和媒介事件的见证也越发显示出混合现代性

的特征。 仅以广受关注的体育运动 (如足球世界杯、 奥运会) 为例, 从物理空间的角度我们知道, 由于受

场地限制, 一场比赛能到场观看的人数最多也仅以 10 万计 (这已然是一个规模庞大的球场了), 换言之,
其影响范围是相当有限的。 而仅 1947 年 9 月底到 10 月初举办的世界职业棒球大赛首次通过电视播出, 其

收看人数至少达到 380 万, 在有了电视之后的历次奥运会, 观看人次更是以数十亿计。 如果说体育运动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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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事先可预测, 因而会吸引较多人的观看, 那么 2001 年发生的 “9·11” 事件则显然不具备事先预测规

划, 可是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的第二次撞击也至少被 700 万人在电视机前 “目击”。 更重要的是, 正如梅

罗维茨 (Joshua Meyrowitz) 所言, “过去, 从场景到场景以及从社会地位到社会地位的移动涉及到从地点

到地点的移动。 一个地点确定一个独立的场景”, 但是随着电子媒介的介入, 场景和行为的界定不再取决

于物质位置, 电子媒介通过改变地点的信息特征, 重塑了社会场景和社会身份。[10] 所以, 媒介技术的发

展一方面扩展了信息传播服务的对象, 使之从时空的阈限中解放出来, 向全球扩展, 使全球人民都从理论

意义上成为 “受众”; 另一方面, 由于媒体的中介化使得 “时空分延” ( time-space), 电视机前的观众容

易自我相信看到的场景与在现场看到的场景是 “重叠一致” 的, 从而将 “感受时空” 与现实时空混为

一谈。
这种所谓的全球本土化 (glocalization) 动向也提醒我们, 在分析媒介化社会的全球层面时, 民族国家

依然是一个重要的层级构建。
要而言之, 我们当下所处的媒介化社会, 其奉行的是媒介逻辑。 在这一逻辑的动力驱使下, 围绕着个

体、 社区与国家, 传媒以不同的面目出现, 成为不同层级上的动力源泉或规范目标, 从而使得整个媒介化

社会呈现出复杂多元、 混同一体的立体格局。 这, 正是我们最大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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